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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陸

「我沒有強姦⼥同學」——79歲教師46年申訴路
「⼈⽣兩半，我只活了24年。除了童年和教書的7年，⽣活裏只有申訴、上訴，再申訴、上訴。」
特約撰稿⼈ 豐燁 發⾃江西 2021-12-21

汪康夫在夜裏總是難以⼊眠。巨⼤的⼼理壓⼒和冠⼼病帶來的疼痛久久折磨著這位79歲的⽼⼈。閉上眼睛，腦⼦裏全是50多年前的那個案⼦。
「我完全⼀個好好的⼈，搞成這樣……」

1966年，在江西鄉村⼀所⼩學教書的汪康夫因「強姦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年。出獄後，他持續申訴，先後有9位律師經⼿案件，卻始終未得
到他想要的清⽩。

2021年9⽉26⽇，汪康夫收到中國最⾼⼈⺠檢察院的短信回覆：經審查，符合我院受理條件，我院依法受理。

申訴46年的汪康夫，再⼀次看到了希望。



紅旗班
1964-65年間，江西省蓮花鄉（現稱蓮花縣）琴⽔⼩學（現為城廂⼩學）五年級（⼀）班傳出歌聲：⼀根蔓上兩朵花呀，群英會上遇親家
呀……

彼時的班⻑李利元如今已經70歲，仍能不假思索地唱出當年汪康夫帶著全班學⽣開展⽂藝活動時的唱詞。

「50多年了，我還記得這些歌，我們班就是不⼀樣，⾛在學校裏別的同學都不太敢上來搭話。」說起這些，李利元臉上會露出驕傲的神⾊。

汪康夫執教的五（⼀）班，是琴⽔⼩學的紅旗班。他們會在別的班級課間忙著打鬧嬉戲的時候，辦起賽跑。「那時⼤家都想去北京看天安⾨，
汪⽼師就想了個活動，叫作『誰先到天安⾨』。給我們算路程，（從蓮花鄉到北京）1800公⾥——我們就每天跑步，想著⼀定要第⼀個去看那
個雄偉的建築」，孩⼦們在200⽶的操場上追逐奔跑，然後七嘴⼋⾆地上報組⻑，「我跑了400⽶，你記下！還有多少公⾥到北京？」

學校負責廚房的朱師傅對紅旗班也⻘睞有加。「那時候搞勞育，汪⽼師帶著我們⼀起種菜，其他班的菜經常有爛的，但我們班的就很好。每次
送到廚房，朱師傅⾼興得要死。」李利元回憶到。

班⻑李利元和同學李新恩等⼈拼湊起了汪康夫當年的形象：清瘦的⾝形、眉眼端正、不苟⾔笑，在校園裏獨來獨往，是傳統知識分⼦的樣貌。
彼時的學⽣，以為這位年齡不⼤的⽼師，有著⾃命不凡的傲氣，反⽽對他更加欽佩。他們並不知道汪⽼師的⾝世。

⽣於1942年的汪康夫，由於⽗親從軍，童年時期顛沛流離。1949年後，汪康夫和⺟親、與背負著國⺠黨中校⾝分的⽗親先後回鄉，定居江西省
吉安市永新縣的村間⼀隅，過上安分守⼰的⽣活。1959年，18歲的汪康夫從中學畢業，本打算遵循「家有三⾾糧，不當孩⼦王」的家訓開始務
農，但⼀紙來⾃蓮花縣教育局的通知將他的計劃打亂——汪康夫被分配到萍鄉市蓮花縣琴⽔⼩學教書，任職語⽂⽼師。



汪康夫的⽗⺟遺照，⾄今仍放在家中的客廳。攝影：豐燁

「家庭成分」的問題依舊如影隨形，汪康夫不敢和同事們⾛得太近，也不敢和學⽣多說⼀句話。「不爭不搶，我內⼼裏是清楚地知道⾃⼰和別
的⽼師不⼀樣，同樣的情景下，普通⽼師體罰學⽣，可能是⼯作⽅法問題，⽽到了我⾝上可能就是階級⽴場問題。」汪康夫回憶起學校開⼤會
時，領導關於體罰學⽣問題的論調。

1963年，汪康夫被選⼊吉安師範語⽂教師培訓班，進⾏為期3個⽉的培訓，回到琴⽔⼩學後，主抓實驗班（後因表現優異被稱作紅旗班），李
利元他們相當於是汪康夫的第⼀批學⽣。

1966年，李利元和同學們升⼊六年級。汪康夫服從學校安排，接⼿另⼀批普通班級學⽣，紅旗班則劃給另⼀位⽼師執教。

「但汪⽼師帶不帶我們好像都⼀樣，我還是會去找他，有什麼情況也會和他去說，他也很關⼼我們」，正是因為這樣的師⽣關係，2016年當被
前來採訪的記者問及「汪康夫案件」的細節時，李利元⼀⼝咬定汪康夫是班主任，反⽽忘記了事實上的班主任另有其⼈。

禍起
1966年5⽉16⽇晚，汪康夫如常坐在宿舍的書桌前批改作業。⼀陣敲⾨聲後，社教⼯作組的組⻑連同兩名公安幹警出現在他的⾯前——「你跟我
們⾛⼀趟」，沒多贅述緣由。汪康夫不敢多問，被三⼈帶到當地公安局。

那是⼀個他從未⾒過的場⾯——在公安局的⼀間辦公室內，局⻑、社教⼯作組組⻑、團委領導等6、7個⼈聚集在汪康夫⾝邊。他們神態嚴肅，
「帶著指令式的⼝吻」。「⾸先問我在學校裏有什麼⽣活作⾵問題，然後跟我講政策，讓我坦⽩從寬、抗拒從嚴，⼜跟我說『家庭出⾝不由
⼰、道路可選擇』，要我交待⾃⼰的問題」。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簡稱社教運動，⼜稱四清運動，是1963年由⽑澤東在中國農村逐步推開的⼀場政治運動，意圖「反修防修」，防⽌演變。四清運動最初是「清⼯分，清賬⽬，清財物，清倉
庫」，後擴⼤為「⼤四清」，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四清運動於1965年基本結束，造成⼤量⼈員的⾮正常死亡，產⽣⼤量冤假錯案。



汪康夫被告知，組織上接到學⽣的舉報，反映他多次強姦猥褻⼥學⽣。
「他們指明我強姦罪名的時候，我其實並沒有多⼤的起伏，就⼀⼝否認。想著明天到了學校隨便找個學⽣⼀問就真相⼤⽩了，根本不可能的事
情，學⽣也不可能誣陷我。」年輕的汪康夫沒有什麼社會經驗，當晚負責審問的⼯作⼈員三⾔兩語就讓他「鬆了⼝」。
「你⽼⽼實實交待問題，分析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
「我沒什麼⽣活作⾵問題可以交待的啊！」
「你⾃⼰回憶下平常的⾏為，要上升到⼀定的⾼度來認識問題，不是你當下的⾏為是什麼，就意味著背後的含義是什麼。」
「可我沒有做什麼啊！」
「你要這樣想，現在你和她們打成⼀⽚，你不是可能想強姦她嗎？那就從這個⾼度去思考……你考慮⼀下，64-65年，你在班上接觸⽐較多的⼥
同學有哪些？」
「⽐如，李⾦妧……」
「還有麼？認識問題要徹底，不要留有餘地。」
「賀蓮⽟……」
「要徹徹底底地交待，要認真地交待，從那個，可能發展的⻆度來認識。」
「沒了……」
「不可能吧，既然能夠有兩個學⽣『被強姦』了，其他學⽣你就沒打算？」
幾番論戰下來，24歲的汪康夫幾乎「交待」了班裏所有⼥學⽣的姓名——他被送到看守所，事件從這裏開始急轉直下。
「審問的時候我有些觀點確實錯了，不該抱著承認就能回去的⼼態，相信他們說的話。」據汪康夫回憶，當時參與審問的⼯作⼈員多次強調，
「不是你承認了就是事實，我們重證據不輕信⼝供」。
「割尾巴不怕疼，脱褲⼦不怕醜。最後全班⼥⽣（我）都說完了，我就想承認⼜怎樣，第⼆天⼀到學校問本⼈什麼都清楚了，明天就會放我。
」汪康夫如今回看案件，當年他在尾⾴簽上的字都作證了他⾃⼰的「犯罪事實」。



汪康夫在家。攝影：豐燁

隨後，《關於汪康夫犯罪⾏為的調查報告》、《關於汪康夫強姦⼥學⽣的調查彙報》、《關於琴⽔⼩學教師汪康夫猥褻、誘姦⼥學⽣的調查報
告》、《被汪姦污後所造成的惡果》，先後在1966年5⽉24⽇、25⽇由同校⽼師曹靜安、賀恩蓮以及社教⼯作組撰寫並提交。這些報告讓汪康
夫「百⼝莫辯」，⽽他當初招認的⼥學⽣的姓名也不約⽽同地出現在報告中，她們對汪康夫的「罪⾏」材料具名畫押。
報告指出，汪康夫⾃1964年以來，採取以治病為名、找學⽣個別談話、指導作業、買票看戲、教⼥學⽣游泳、帶⼥學⽣上⼭砍⽵⼦等⼿段誘姦
⼥學⽣洪仔妹、尹福珍。
1966年6⽉13⽇，汪康夫被批捕，案件步⼊司法程序。
如今回看案件「弄假成真」，汪康夫覺得，「最主要的就是家庭成分帶來的階級背景。在第三份調查報告上有當時社教⼯作隊領導的批⽰，姓
胡的領導寫了⼀句話，『同意這個報告，請隊黨委審核』。再加上『⼤膽懷疑』的⼝號背景，我就變成了這樣。」
1966年8⽉6⽇，蓮花縣⼈⺠檢察院正式對汪康夫提起公訴，認定其「先後強姦少⼥學⽣⼆名，猥褻少⼥學⽣⼗餘名。」⼀審判決於10⽉19⽇發
布，「判決被告汪康夫有期徒刑壹拾年，以資改造。」
這份判決書陳述不⾜200字，關於他何時強姦、如何強姦了兩名⼥⽣，都沒有寫。
如今，這些材料都以⼿寫複印件的⽅式被存放在汪康夫家中客廳與廚房隔間的⽴式桌上，並被細緻分類。⽼⼈像看⼀條⿂新不新鮮⼀般，戴著
⽼花眼鏡翻開案卷。
「接到⼀審判決我還在看守所，我才知道判我這麼重的罪名啊。接下來我就想要申訴，就要筆什麼的，看守所的管理員就說你別申訴了，你要
是申訴可能就是極刑」。他特意強調了是申訴，「那時候還沒到上訴」，46年的申訴⽣涯讓汪康夫對於法律術語爛熟於⼼。
「那天晚上我就⼀直寫申訴，腦⼦裏覺得這個問題找學⽣⼀問就清楚了。」汪康夫回憶到。接到汪康夫的申訴後，吉安地區中級⼈⺠法院刑事
審判庭要求地⽅進⾏補充調查。
在看守所裏吃著西⽠⽪、⽩菜葉的汪康夫發⾼燒了，他從單間換到了⼀個群居的房裏。「⼀個是⽣氣，另外就是餓，最開始是有飯我不想吃，
後來是爛菜葉，最後⼀群⼈搶著吃。」



兩個多⽉後，1966年12⽉30⽇吉安地區中級⼈⺠法院發出⼆審判決書——維持原審判決，駁回當事⼈的上訴。
汪康夫記得，當天的庭審只⽤了半⼩時左右，「庭審記錄是事先就寫好了的，讓我在上⾯簽字，我就不肯簽。」他還看到⼀份《關於對汪康夫
強姦少⼥⼀案的補充調查報告》，報告裏補充了「強姦」細節和「被強姦⼈」的統計表格。
回到看守所後，絕望的汪康夫在情緒和⾝體的雙重壓⼒下，吐出了鮮⾎。他明⽩無論⾃⼰怎樣爭取，結果已然註定。
在⼀堆⽂件中，那張於1967年1⽉17⽇16時下發的委託宣判筆錄（庭審記錄）尤為顯眼，在被告（當事⼈）意⾒⼀欄中，汪康夫⽤鏗鏘的筆跡
寫下——「我沒有強姦⼥同學」——這是他最後的申辯。





汪康夫收到的宣判筆錄（汪寫著，我沒有強姦⼥同學） 攝影：豐燁

⼗年牢獄
鄱陽湖成新農場距離蓮花鄉400多公⾥，⼆審之後汪康夫在此處度過了9年時間。
「開始肯定不服，後來就不⼀樣了，在勞動隊裏學習的時候看到新聞。很多⼈物都被打倒了，⽐起那些從雲端掉下來的⼈，我不過是從樓梯上
摔下來了⽽已，算輕的。」汪康夫所指的⼈物是劉少奇等中共領導⼈，⾒識到了現實的殘酷後，擺在他⾯前的除了接受再無第⼆個選擇。
回憶起那段⽇⼦，汪康夫不願過多描述，只蹦出兩個詞——平靜、害怕。「對未來也沒有任何希望，過⼀天算⼀天吧，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
或許哪⼀天就……」
他⾝材清瘦，幹起體⼒活來明顯⽐不上獄友，開始也吃了不少苦頭。⼀段時間後，由於當時的條例限制，服刑⼈員與獄警之間都不太清楚底
細。這給了汪康夫贏得獄警信任的機會，吃苦耐勞的他得以從⾼強度勞動中抽⾝，轉⽽做起了植物保護、倉庫管理員、統計員等⽂職，住宿也
從監舍轉到了稍微⾃由⼀些的宿舍。
視線回到琴⽔⼩學，班⻑李利元最先聽到⾵聲。他回憶道：「最初是從其他⽼師⼝中聽到汪康夫『調⾛』的消息，讓我不要再找他了。」
可天下沒有不透⾵的牆，汪康夫「強姦學⽣」的⼩道消息不脛⽽⾛。汪康夫的⺟親在得知兒⼦被「抓⾛」之後，也兩次來到學校質問原因。但
⼤家不敢私下議論，⼥學⽣⾒到汪⺟只顧著趴在桌上哭，其他⼈也選擇遠遠地⾛開。
沒過多久李利元從⼩學畢業，之後⾼中畢業留校任教，直⾄退休。班裏的另⼀位同學李新恩受制於家庭成分問題⼩學畢業後便輟學務農。
汪康夫的名字，漸漸從⼤家⽣活中消失了。
1975年，獲得減刑的汪康夫回到家中。⽗親和⺟親並沒有過多的⾔語，他們堅信孩⼦的清⽩。但他們也知道，「家庭成分」仍是命運中無法翻
越的⼤⼭。
9年的牢獄⽣涯讓汪康夫幾近⿇⽊，「哪有什麼未來可⾔，回來就安分守⼰地做⼈」。同年，汪康夫⽗親病逝，家中只剩下他和寡⺟。汪⽗去世
的第⼆年，鄰居了解汪家的情況，勸汪康夫好⽍成個家，續上⾹⽕，於是將汪康夫帶進了周三英的家⾨。
30歲的周三英某種程度上和汪康夫「同病相憐」。⽗親在她三歲那年去了⾹港，從此了無⾳訊，周家被打上了「海外背景」的標籤。此後周⺟
和哥哥頂起了家庭的重擔，周三英和汪康夫⼀樣⾃幼便⽣活在⾃卑的陰影中。
儘管周家⼈因為汪康夫的出⾝與「強姦犯」的過往全持反對態度，周三英還是執拗地嫁給了汪康夫。她覺得他「有讀書⼈的英氣」。
1976年年底，周三英⼀襲舊⾐，汪康夫借了⼀套中⼭裝，兩個「天涯淪落⼈」舉辦了簡陋的婚禮，⼀切就如同鄱陽湖⽔⾯⼀般波瀾不驚，可
「強姦犯」的屈辱深深地烙在汪康夫⾝上，周圍⼈總會有些閒⾔碎語。每到這時候，汪康夫都會選擇沉默。「解釋什麼呢？只能忍著，夾著尾
巴做⼈。」



汪康夫保存的⽼照⽚，是汪家合影。圖：受訪者提供

翻案
1978年12⽉29⽇，汪康夫出獄的第三年。中共中央批轉中共最⾼⼈⺠法院黨組《關於抓緊複查糾正冤假錯案認真落實黨的政策的請⽰報告》。



此後，平反冤假錯案的⼯作全⾯展開。
這給了汪康夫⼀個希望。「好多⼈都平反了，為什麼我根本沒有的事不能平反，我就這麼想的，⼀直搞到現在。」
同⼀時間，⽂⾰浩劫⾛向終點，百廢待興，教師資源尤其缺乏。汪康夫的⽼同學時任⽯市⼩學（⽯市鎮，是江西省宜春市宜豐縣下轄的⼀個鄉
鎮）的校⻑，儘管知道他「有前科」，但看重他的教學能⼒，在深聊之後仍然決定招募汪康夫重回教職。這⼀舉動也遭受來⾃縣裏的阻⼒，有
領導覺得啟⽤⼀個「強姦犯」影響不好，最後還是⼈⺠公社的劉書記拍板，讓汪康夫上⼀堂公開課。
公開課後，汪康夫開始在⽯市⼩學任教。
重執教鞭的汪康夫消退了年輕時的⼼氣，但認真、耐⼼和不錯的⽂學素養，讓他成為了⼀名出⾊的⽼師，在學校和村裏逐漸獲得尊重。
雖然只是代課⽼師，儘管每⽉只有30元⼯資，但汪康夫說，「我認真⼯作不是要對得起這30元錢，⽽是要對得起學⽣和他們的家⻑。」當然，
還有舉薦他代課的那些⽼同事們。不過，他不敢再跟學⽣們⾛得近了，上完課就回家，種菜、種西⽠、養⿈鱔，⼀⽅⾯是貼補家⽤，更多的也
是⼀種⾃我保護。
⼀邊做著教職，汪康夫⼀邊為⾃⼰的清⽩奔⾛。他到縣裏的法律顧問處，花五⼗元錢請了⼀個律師。律師最初去調閲卷宗材料時感到錯愕，厚
厚⼀沓，翻開才發現，很多都是汪康夫在1967年判決前⾃⼰寫的申訴材料，從數量來看幾乎是⼀天⼀篇的節奏。
最初，汪康夫向⼀審法院蓮花縣⼈⺠法院申訴，1978年，該院對汪康夫的案⼦進⾏復查，先是認定：該案材料不全，被奸⼈未有證實材料。但
隨後⼜發出「原判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的認定，駁回申訴。
收到駁回的消息後，汪康夫輾轉找到當年「檢舉」⾃⼰的⼀些⼥學⽣的地址，開始寫信。在信中，汪康夫問她們當年為何要控告⾃⼰「強
姦」，到底發⽣了什麼？「我⾃⼰是問⼼無愧，就想讓她們實事求是地告訴我，甚⾄做好了她們不會回信的打算。」
但沒過多久，他陸續收到幾封回信，並吃驚地發現，當年的⼀些「受害⼈」甚⾄不知道這個案⼦。

不存在的「受害者」
被法院認定為遭受「強姦」的洪仔妹在信中表⽰：「接到你的來信，我感到⾮常奇怪，真是禍從天上來，不知是誰在埋怨和害我」。信末，她
還希望汪康夫⼀定要搞清楚事情，「不要把我的名譽損害」。
洪仔妹在2005年7⽉24⽇和律師的調查筆錄中，描述了當時的場景：「汪康夫⽼師被抓後過了幾天，要我到學校辦公室去，有幾個⼈在場（記
不起名字）找我。問汪⽼師對我有什麼不良⾏為，我說沒有。他們就說別的⼥同學都交代（待）了，有的還看過汪⽼師對你有這種事，我說沒
有。他們說：你還不承認。後來他們要我在他們準備好的材料上簽字按⼿印。」
另⼀名「受害者」尹福珍也在信中說：「當年我只有12歲。兩名⼥⽼師找到我，讓我交代汪⽼師對班上⼥⽣的不軌⾏為。我當時就說，沒有。
我真的沒說過被你強姦，我願意去法庭作證。」



⽯市村內的宣傳畫。 攝影：豐燁

《廣州⽇報》記者曾於2016年採訪到尹福珍，她表⽰：「當時賀恩蓮⽼師找到我們。她說汪⽼師有什麼問題，⼤家都講出來。我說沒有問題。
她說『汪強姦了你們』，我說沒有，她說『你們不告訴我們，你們就別想畢業』，就這樣誣衊我們。然後，他們⼿裏拿著⼀份材料，讓我摁⼿
印，不摁就不能⾛。我當時12歲，很緊張，就摁了，然後⾛了。我不知道這件事竟然會導致汪⽼師被抓。」
還有學⽣在信中稱，汪⽼師被捕後，學校兩位⽼師不斷找她們去談話，要求寫檢舉材料，不會寫的就互抄。
⼀審判決書中認定「被猥褻」的⼥學⽣之⼀李蓮新回憶說，當時⼀位⽼師將⾃⼰關在辦公室裏，必須交代問題才能出去。李蓮新發現⼥學⽣們
⼿寫的關於汪康夫的檢舉信。「照著抄了兩⾏」，「我把『奸』寫成了『殲』，⽼師還幫我糾正」。
時間來到1980年。除了「被強姦」者的否認之外，更多的當事⼈浮出⽔⾯。根據律師對曹靜安和賀恩蓮的筆錄材料，兩⼈均承認在找⼥同學談
話的過程中有追逼和引導。
賀恩蓮於1980年9⽉4⽇，⼿寫了《回憶當時法辦汪康夫的情況》說明，並在⽂末表⽰，「對汪的問題複議有必要，請組織考慮」。
關於為何找上汪康夫？兩⼈均未直⾯回答。賀恩蓮說：「65年冬66年初，社教⼯作組在學校開始從經濟領域清理，是清思想，當時社教⼯作組
聽到反映，汪在⼥同學⾯前，有點情況。」
賀恩蓮和曹靜安分別找了⼥同學談，賀恩蓮說，「有⼀次社教⼯作組的同志還跟我說，曹⽼師的談話要快些。」賀恩蓮記得，學⽣當時沒有寫
過檢舉材料，「只叫我和曹⽼師寫檢舉材料」。
賀恩蓮說：「我認為當時社教組對這個問題過於敏感，主要是前兩年，有個姓段的⽼師因姦污⼥學⽣被處決。」曹靜安亦在筆錄中提到，「我
們在問話的時候，由於前⾯發⽣了段桂元之事，所以抱著對學⽣負責的精神，語氣是⽐較嚴。」
在這封⼿寫的說明裏，賀恩蓮還提到了⼀條不容忽視的信息：「查汪的問題主要是社教⼯作組，好像公安機關沒有派專⼈協助我們查此問題。
我們調查的過程中是否都符合調查⼿續，我們從未做過這些⼯作，辦事可能也會⼜誤差。」
蓮花縣⼈⺠法院在1980年末開始複查，詢問了原來判案的法官。這位法官也承認，當時就發現了與學⽣談話的⽼師存在誘逼⽅式、沒有對認定
被強姦的兩名⼥⽣進⾏檢查等問題。這給了汪康夫希望，他⽩天忙著⼯作，晚上就點起煤油燈，在⼀團昏⿈的光暈下寫申訴信。



1986年，在汪康夫接近6年的努⼒下，吉安地區中院與檢察院決定聯合展開調查，並在同年發布調查報告。這份調查報告稱：辦案程序不正
常。當時⼥⽣年齡已較⼤，如能說出真實情況，事實真相是可以查明的。此⼈（汪康夫）出獄後⼀直申訴不⽌。認定無證，否認無據，事實不
清，證據不⾜，以現有證據難以認定強姦罪。建議撤銷原判，予以糾正。
但在1987年，吉安地區中院卻再次駁回了汪康夫的申訴。法院認為：「原⼀、⼆審判決認定的犯罪事實是經過反覆查證核實的」，⽽⼥同學的
回信是「有些被害⼈在你多次糾纏下，寫信否認原檢舉。這是經過你的串通所為，串供活動是⾮法的，『證據』是無效的」。
1995年，默默⽀持多年汪康夫伸冤⼯作的⺟親，溘然離逝，汪康夫陷⼊悲痛當中。
直⾄1999年，汪康夫⼜迎來了⼀絲希望。在堅持給江西省⾼院寄出多份申訴狀後，該院通過信訪轉辦函把案⼦轉交給了萍鄉市中級⼈⺠法院。
江西省⾼院在轉辦函中寫到，認定汪康夫強姦沒有事實根據，沒有被害⼈的控告、筆錄、陳述。但到了2000年，萍鄉市中院駁回了申訴。
汪康夫⼼有不⽢，繼續申訴。2004年，萍鄉中院⼜將案⼦轉給了吉安中院。法院的⼯作⼈員告訴他，「你的案⼦我也清楚，可是我不是包公，
也沒有尚⽅寶劍。」
隨後，吉安中院將汪康夫推向省⾼院。⽽省⾼院⼀直未回覆。直到2016年，江西省電視台的記者率先發布報導後，引起了輿論關注，當初三份
調查報告中的細節也被揭開。
⾸先就是午休時間內的「強姦」，根據李利元和李新恩的回憶，午休時間所有同學都是在教室內趴在桌上休息，那時男⼥混坐，同學進進出
出，還有⽼師巡視。報告中描述汪康夫會藉著午休對⼥同學進⾏「猥褻」，以常理判斷完全不可能。
更加弔詭的是，調查報告中連⼥⽣的名字都有差錯，「劉美嬌」被寫成了「李美嬌」。諸如此類的錯誤不在少數，⽐如，報告稱汪康夫利⽤教
學⽣游泳的機會對⼥⽣進⾏「侮辱」，可事發卻在上半年，以江西的氣候⽽⾔，當時的氣温連游泳的機會都不存在。
⼥同學李蓮新記得，當時曹靜安⽼師⼀臉嚴肅地問：「汪康夫是不是對你怎樣怎樣了？」她站得直直的，⼀遍遍回答，「沒有」，「沒有」。
可是在曹靜安威脅「不交代就別想回家吃飯」之後，她害怕起來。
也有⼥同學在被逼迫下寫完材料後，碰到了班上的其他⼥⽣，就互相安慰，等公安局來了說實話就⾏了。但是在這短短的幾句交談後，⼥⽣們
再也沒有互相討論過這件事。
⼥同學賀蓮⽟記得⾃⼰被迫寫下那些材料後，⼼裏不太好受，總覺得做錯了事情。她找到了曹靜安⽼師，想要糾正⾃⼰寫下的內容，只得到
「你去找公安說吧」的回覆。
她們很快就畢業了，有⼈上了初中，有⼈輟學了。有的忙著勞動掙⼯分，有的當紅⼩兵。她們不知道⾃⼰「交代」的材料，後來成為⽼師「犯
罪」的證據。



夜晚的⽯市⼤隊。 攝影：豐燁

李利元在2016年和汪康夫重逢後就⼀直掛念著為⽼師平冤的事，2019年在李家祠堂祭祖時，遇到⼩學同班同學李新恩，他對李新恩講起了汪⽼
師的遭遇，交談過後，他們想要幫⽼師⼀把。
2020年4、5⽉，他們⼀起⾛訪了當年被認定為「受害者」的⼥同學們，商議之下⼥同學們親筆寫下了當年被⽼師們叫去問話的真實情況，以及
對於⽼師⼈品的擔保。
在這些情況說明和證明信後⾯，⼥同學們署上⾃⼰的名字和⽇期，當事⼈之⼀的李蓮新還寫下了⾃⼰的電話和⾝份證號碼，按上了⼿印。
有了受害者們的「集體翻供」，⼜有法院與檢察院的重新調查結論，汪康夫覺得，⾃⼰沉冤昭雪的⼀天就要來了。
2020年5⽉27⽇，江西省檢察院通知汪康夫稱依法受理他的申訴，承諾三個⽉內給他答覆。然⽽，兩個⽉後，檢察院⼜以⼀紙以「案卷調取不
到」為由下發了《中⽌審查通知書》。對此，檢察院負責此案的姚檢察官解釋稱，「⽬前存有此案卷的法官正在住院，案卷保存在保險櫃中不
⽅便取出。歷史遺留案件可能因檔案管理不當很難恢復原貌，但調取案卷後會認真審查此案。」2021年3⽉，汪康夫兩位代理律師⾒到了江西
省檢察院的檢察官，仍未能調取案卷。
汪康夫不明⽩，他委託的律師2005年就曾調取過卷宗，⾄今他⼿頭還有複印卷，為何檢察院卻無法調取？他害怕這⼀「中⽌」，對他⽽⾔變成
「終⽌」，畢竟他已到⼈⽣末年。
2021年4⽉26⽇，江西省檢察院下發了《刑事申訴結果通知書》，通知書顯⽰：本院審查認為，⼀審⼆審判決認定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充
分，處理適當。申訴⼈汪康夫的申訴理由不能成⽴，本院不予⽀持，現予審查結案。
汪康夫不願意就此放棄，「我就覺得這個案⼦⼀定會解決，只要法律存在⼀定會還我⼀個公道。」他向最⾼⼈⺠檢察院發去了申訴信。8⽉10
⽇，他收到最⾼⼈⺠檢察院的信息，要求補充材料，這意味著事件被看到了。21天後，最⾼檢回覆了：材料收悉，正在審查中。
9⽉26⽇，最⾼⼈⺠檢察院的短信回覆：經審查，符合我院受理條件，我院依法受理。汪康夫開始懷著希望開始新⼀輪的漫⻑等待。

「我只活了24年」
如今，汪康夫和75歲的⽼伴周三英⽣活在江西省蓮花縣下轄的村莊。他們的房⼦周圍雜草叢⽣，往遠處望去則是空曠的⽥野。不久前撿回來的



兩隻橘⾊⼩奶貓始終圍聚他們⾝邊，⼀到飯點便爭先恐後地躍上⻑凳。
和汪康夫初次⾒⾯地點是條狹⻑且彎曲的村道，路燈很暗，汪康夫站在村⼝的祠堂，迎接著汽⾞散射的遠光燈。他第⼀眼看上去像是從百年的
照⽚裏⾛出來的⼈，帶著時不時望向你背後的、猶疑的眼神。
採訪約莫在晚上10點半開始。這個清癯⽽寡⾔的⽼⼈點上煙，他的臉稜⻆分明，⽩髮分向兩側，⼀對眼極亮。汪康夫說，「⼈⽣兩半，我只活
了24年。⽩來⼈間⾛⼀回。除了童年和教書的7年再無其他，現在誰還把你當⼈看。⽣活裏只有申訴、上訴，再申訴、上訴。」
李利元說，「我都覺得苦，汪⽼師⼩時候家裏成分不好，也沒有什麼快樂，⼗年牢獄出來後就⼀直搞案⼦，等於他就活了教書的那7年，什麼⽣
活都沒了。」

汪康夫在家中看書。攝影：豐燁

在那個⾵⾬飄搖的歲⽉，汪康夫像⼀個⼩⼼翼翼的船夫，帶著⼀家⼈「含羞忍辱」地⽣活。他和周三英育有三個⼥兒，⼀個兒⼦。除了⼩⼥兒
考上了江西農⼤，其餘的孩⼦都未能完成學業。
⼤⼥兒⾦鳳上⾼⼀時，弟弟汪許健升⼊初三，家裏實在無⼒負擔4個孩⼦讀書，成績不錯的⾦鳳主動提出退學。周三英不讓，準備再去借錢，最
終沒拗過⼥兒。雖然⾦鳳外出打⼯後，家裏條件改善了不少，但⼥兒的輟學成了汪康夫和周三英⻑久的遺憾。
幾個⼥兒都已不記得，⾃⼰第⼀次知道⽗親的⼼結是在什麼時候，只有兒⼦汪許健還有些印象。那時他⼤概上五年級，⼀次上家中閣樓找東
西，翻到⼀⼤疊薄脆泛⿈的紙張，鋪滿⼯整的藍⿊⾊字跡。那是汪康夫經年累積的申訴信底稿。
周三英不識字，也不懂那些抽象的名詞。在她看來，丈夫的污名不只是他⾃⼰的，還是整個家庭的，每個家庭成員都有責任為洗刷它⽽努⼒。
「如果我們在世時沒有結果，還要讓孩⼦們繼續申訴。」
採訪之後的第⼆天，汪康夫帶著我在村裏⾛著，路過⽯市⼩學時正巧遇上現任校⻑。他曾經是汪康夫的學⽣，後來⼜成為了汪康夫的領導，他
拼湊起了汪康夫出獄之後的代課⽣涯。
據校⻑介紹，汪康夫常年佔據著吉安市教研評選的第⼀、⼆名。因為教學成績出⾊，縣教育局曾想要調他到縣城裏的⼩學做代課⽼師，他拒絕
了。⼀是因為⾃⼰頂著「強姦犯」這個帽⼦，⼆是當初⼩學只給他每⽉多加2塊錢，報銷⼀次回家⾞費。「這些錢，真的不如在家裏種⽥的收



⼊。」1985年，汪康夫還在全縣教學評⽐中獲得「⼩學語⽂最佳⼀堂課」⼀等獎，教育部⾨嘉獎他去了北京旅遊。
校⻑說：「他就是主要受到當年歷史環境的影響，當年幾多的錯案冤案，我們都是些⼩⼈物，⼜能奈何。」
代課⽼師的⼯作，汪康夫⼀直幹到2013年。偶爾回憶過往，他也會為⾃⼰被摧毀的前途遺憾，1959年從蓮花中學畢業，同年接到教育通知開始
教師⽣涯，本應是令⼈羨慕的⼈⽣，卻變成現在這般模樣。他說：「我對社會沒有任何愧疚，就是覺得對不起⽗⺟和孩⼦。」
他在⽇記中寫道：全家節⾐縮⻝供我申訴，孩⼦們連冬天的鞋⼦都沒有，⺟親、妻⼦有病也只好拖延不治，要說我有罪，這才是我的罪啊！

汪康夫在菜地。 攝影：豐燁

當年和他⼀起在琴⽔⼩學任教的⽼師們，後來有的調去了省城，有在地區從教的，最不濟的也在縣城當了⼩學校⻑。那原本應該是屬於汪康夫
的⼈⽣，「我真的不能夠落到這樣的下場，⼀事無成」，他⼜重複了⼀遍，「⼀事無成啊，我本可以培養所有孩⼦上⼤學，家庭也不會這
樣」，他接受得了清貧，只是無法⾯對⼩城裏的齟齬。
和他⾛在村裏，仍能⾒到當地村⺠⼀絲微妙的表情變化。村⼝⼩賣部的⽼闆會熱情張羅，「要幫他平反啊。」也有⼈惋惜他教了⼀輩⼦的書，
卻落得如此下場。可⼀旦與鄰⾥發⽣⼝⻆，對⽅還是會毫不留情地罵他「強姦犯」、「勞改犯」。
他對許多記者都提過「造房⼦」的故事。此前汪康夫家建新房時，因為修後⾨和⽔管的事和鄰居起了爭執。在爭吵中，這個本來還是他同事的
鄰居脱⼝⽽出：「你想想你⾃⼰的⾝份」。汪康夫無⾔以對，低下頭⾛開。

清⽩是他唯⼀要的體⾯
採訪的最後⼀天。
早上6點，汪康夫往⾃家的菜地⾛去，準備清去菜地裏的雜草。「我沒什麼⼼願了，只希望最後還我⼀個清⽩，你們儘可能地幫幫我。」他說。
在地裏勞作⼀個多⼩時後，我們回到家坐下，⽼伴周三英端來涼⽔。汪康夫開始了⼀天的⽣活，先是吃藥。常年申訴壓⼒和年歲的增⻑，他落
下了不少⽑病，在冠⼼病、腎結⽯和胃病的折磨下，⾝體已然變成了⼀個戰場。



⼀會兒，他拿出⼀疊書和⾃⼰的案卷資料。申訴⼀次次被駁回，汪康夫總覺得是⾃⼰哪裏沒寫清楚，⼀空下來就反覆修改那些已經陳述過上百
次的說明。
寫累了他就翻看《讀者》，他喜歡看「悅讀」板塊——你看，這個說的多好。新任書記請教紀檢⼯作如何把握尺度。⽼書記說，簡單！就像煮
湯圓，⾃⼰漂起來的你就撈，沉在底下的別瞎攪和！



汪康夫閲讀的《讀者》悅讀板塊⼀瞥。圖：受訪者提供

他熱愛⽂學、喜歡有幽默感的魯迅，他準備等⾃⼰的冤屈洗清後，寫⼀本回憶錄，寫寫⾃⼰前幾⼗年、作為捲⼊歷史洪流中的⼩⼈物的故事。
現如今，他已經79歲了，「哪⼀天不在了都不知道」，他說。他只希望⾃⼰有⼀個體⾯的句號。周三英不會說普通話，只能讓汪康夫代為轉



達，「沒有就是沒有，就要堅持到底。」
2020年8⽉8⽇，汪康夫在⼩⼥兒珍珍的幫助下，註冊了微博，⽤來對外溝通案件進展，同時感謝每⼀位關⼼事件的網友。
即便當初的他深陷囹圄，申訴屢遭駁回，甚⾄上訪被勸退。汪康夫仍然堅信司法公正，他說：「我相信法律是公平的，是公正的。當初是主觀
因素決定，現在是靠司法體制來決策的」。他相信法律會讓真相撥雲⾒⽇，到時候可以挺著胸脯告訴⼤家，「我，不是強姦犯」。

後記
本⽂發表的前⼀天，汪康夫因冠⼼病發住進醫院。⼤⼥兒⾦鳳陪在她⾝邊，她說：「我們知道該⽀持他，但是看到他現在⾝體這樣還在繼續搞
案⼦，真的希望他放棄，⾝體熬不住怎麼辦。在那個年代，太多不可預測了，活著和健康⽐什麼都重要。」
病中的汪康夫請⼥兒幫忙發了⼀條微博：今⽇冬⾄，⾝體不佳住院。願這個寒冬早⽇結束，期盼春天的來臨。漫⻑的申訴，⾄今還是等待，何
時才能盼來光明？懇請最⾼⼈⺠檢察院加快辦理進度，我已等不起。最後祝⼤家冬⾄闔家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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